
  

每
天
學
一
點
新
東
西            

傅
佩
榮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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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長
期
在
學
校
念
書
與
教
書
，
常
常
感
覺
知
識
的
壓
力
，
較
少
體
會
學
習
的
樂

趣
。
這
種
情
況
以
我
在
美
國
攻
讀
學
位
時
，
最
為
明
顯
。
幫
助
我
在
觀
念
上
轉
個
彎

的
，
是
余
英
時
先
生
。 

一
九
八
四
年
，
我
在
耶
魯
大
學
交
出
博
士
論
文
，
準
備
回
台
北
時
，
特
地
向
余

先
生
辭
行
，
並
且
請
教
他
「
為
什
麼
如
此
博
學
？
」
我
之
所
以
這
麼
問
，
是
因
為
每

一
次
與
他
討
論
問
題
時
，
他
對
於
古
代
的
學
術
資
料
與
現
代
的
最
新
考
證
都
非
常
熟

悉
，
好
像
無
所
不
知
，
並
且
要
言
不
煩
，
三
言
兩
語
就
說
中
要
害
。 

余
先
生
的
回
答
是
：
「
我
從
年
輕
的
時
候
就
養
成
一
種
習
慣
，
每
天
臨
睡
前
都

會
想
一
想
，
今
天
有
沒
有
學
到
新
的
東
西
？
如
果
發
現
沒
有
，
就
暫
時
不
睡
，
到
書

架
上
取
一
本
書
，
任
何
書
都
可
以
，
仔
細
念
上
十
幾
分
鐘
，
總
要
確
定
學
了
一
些
新

東
西
後
，
才
肯
去
睡
覺
。
」 

這
段
話
簡
單
明
白
，
任
何
人
都
可
以
嘗
試
去
做
。
但
是
，
問
題
在
於
有
無
恆

心
。
若
是
四
十
年
如
此
，
自
然
而
然
就
十
分
博
學
了
。
但
是
，
多
少
人
有
這
樣
的
恆

心
呢
？ 余

先
生
的
辦
法
，
在
《
論
語
》
中
已
有
記
載
，
就
是
孔
子
說
的
：
「
日
知
其
所

無
，
月
毋
忘
其
所
能
。
」
明
末
大
儒
顧
炎
武
寫
《
日
知
錄
》
，
也
是
出
於
同
樣
的
心

思
。
每
天
知
道
以
前
所
未
知
的
，
每
月
反
省
是
否
忘
了
自
己
最
近
所
學
的
。
我
們
與

其
羨
慕
別
人
的
學
問
，
不
如
自
己
動
手
去
實
踐
這
種
方
法
。 

我
嘗
試
一
段
時
日
之
後
，
發
覺
最
大
的
困
難
是
：
很
容
易
為
自
己
找
藉
口
。
譬

如
，
今
天
做
了
許
多
事
，
太
累
了
，
明
天
再
說
吧
！
今
天
是
假
日
，
應
該
休
息
，
明

天
補
念
一
些
吧
！
等
到
了
明
天
，
又
有
新
的
明
天
在
前
面
，
然
後
始
終
無
法
建
立
這

樣
的
好
習
慣
。 

其
實
不
只
是
念
書
如
此
，
人
生
許
多
該
做
而
未
做
的
事
，
都
在
「
為
自
己
找
藉

口
」
的
壞
習
慣
中
錯
過
了
。
留
下
的
只
有
懊
惱
與
無
奈
。
對
有
志
上
進
的
青
年
朋
友

而
言
，
「
每
天
學
一
點
新
東
西
」，
或
許
可
以
做
為
座
右
銘
之
一
，
我
願
與
他
們
共

勉
。 



不
要
讓
籃
子
空
著             

趙
雲           

中
年
級 

 
沙
灘
上
撒
滿
了
閃
亮
的
貝
殼
，
像
是
掉
了
一
地
的
繁
星
。 

那
孩
子
撿
起
一
個
貝
殼
看
看
，
隨
手
就
把
它
丟
棄
。
他
已
經
尋
找
了
一
個
下
午
，
始

終
沒
有
找
到
他
心
目
中
那
最
美
麗
，
最
稀
罕
的
貝
殼
。 

夕
陽
把
海
和
天
渲
染
成
一
片
深
深
的
紫
。
他
的
友
伴
們
快
樂
的
哼
著
歌
兒
，
提
著
滿

滿
一
籃
子
的
貝
殼
。
只
有
他
仍
孤
獨
地
拖
著
長
長
的
影
子
，
在
海
灘
上
茫
然
地
找
尋
。
海

浪
喧
嘩
的
捲
上
來
，
洗
去
了
他
印
在
沙
上
的
小
小
足
跡
，
他
手
中
的
籃
子
仍
然
空
著
。 

 

這
是
小
時
候
聽
到
過
的
故
事
，
已
記
不
清
孩
子
們
撿
拾
的
到
底
是
貝
殼
還
是
別
的 

。
但
這
故
事
蘊
含
的
哲
理
卻
常
常
使
我
深
思
。
那
孩
子
心
目
中
最
美
麗
、
最
稀
罕
的
貝

殼
，
象
徵
著
人
們
心
中
一
個
懸
空
的
目
標
。
在
人
生
的
海
灘
上
，
晶
瑩
璀
璨
的
貝
殼
散
布

在
我
們
的
四
周
。
然
而
，
當
我
們
被
那
唯
一
的
、
懸
空
的
目
標
所
眩
惑
，
我
們
將
如
那
孩

子
一
樣
，
無
視
於
海
灘
上
閃
亮
如
繁
星
的
貝
殼
，
也
失
去
了
撿
拾
貝
殼
過
程
中
的
樂
趣
。 

當
別
人
快
樂
的
哼
著
生
命
之
歌
，
提
著
充
實
的
籃
子
走
向
歸
途
時
，
那
一
心
嚮
往
著

要
找
到
最
完
美
貝
殼
的
人
，
將
悵
惘
地
提
著
空
的
籃
子
，
拖
著
長
長
的
身
影
，
在
夕
陽
中

孤
獨
地
尋
找
。 

心
理
學
家
艾
利
克
森
在
他
的
人
格
發
展
學
說
中
，
認
為
人
們
在
五
十
歲
左
右
，
將
會

回
首
檢
視
已
走
過
的
人
生
，
如
果
在
過
去
的
發
展
階
段
得
不
到
滿
足
，
他
將
對
這
一
生
感

到
失
望
，
往
前
看
去
，
已
經
時
不
我
予
，
頗
有
不
堪
回
首
的
意
味
了
。
從
其
他
方
面
來
看

也
是
如
此
，
散
布
在
我
們
四
周
的
貝
殼
也
許
不
是
最
完
美
，
最
玲
貴
的
，
但
它
們
是
實
在

的
。
經
過
了
細
細
的
挑
選
，
撿
起
來
，
在
海
水
中
把
它
洗
得
閃
閃
發
亮
，
然
後
輕
輕
地
放

進
籃
子
，
一
點
一
點
的
裝
滿
，
內
心
的
愉
悅
和
滿
足
也
隨
著
一
點
一
點
的
升
起
。 

假
如
一
心
一
意
，
只
想
著
要
找
到
「
最
完
美
」
的
貝
殼
，
等
到
夕
陽
西
下
，
海
浪
沖

去
了
印
在
沙
灘
上
的
足
跡
，
回
首
檢
視
手
中
的
籃
子
，
也
許
會
失
望
地
發
現
籃
子
仍
然
空

著
。 



仰
看
青
天                  

吳
濁
流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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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代
人
，
失
敗
的
焦
急
，
成
功
的
也
焦
急
。
失
敗
焦
急
是
人
之
常
情
，
只
是
連
成
功

的
也
焦
急
，
卻
令
人
不
可
思
議
。
可
是
世
間
上
這
樣
的
人
，
倒
真
不
少
。 

由
於
物
質
文
明
，
社
會
現
實
，
人
心
貪
得
無
厭
，
永
遠
沒
有
滿
足
的
時
候
，
同
時
成

功
和
失
敗
，
沒
有
什
麼
尺
度
可
以
來
準
確
衡
量
，
所
以
成
功
者
，
他
自
己
不
會
滿
足
他
的

成
功
；
而
失
敗
者
，
遇
到
小
小
挫
折
，
就
覺
得
已
陷
入
很
大
的
失
敗
。
其
實
失
敗
者
，
倘

能
冷
靜
地
仰
頭
看
看
那
清
朗
的
青
天
，
想
想
那
句
：
「
比
上
不
足
，
比
下
有
餘
」
的
話
，

那
麼
他
就
可
想
到
他
的
失
敗
還
是
輕
微
不
足
道
的
，
不
過
人
們
難
以
修
養
到
這
種
地
步
罷

了
。
所
以
成
功
者
，
愈
希
望
成
功
，
不
知
不
覺
地
愈
陷
於
焦
急
；
失
敗
者
想
要
恢
復
原

狀
，
當
然
更
是
焦
急
。
因
此
越
成
功
越
焦
急
，
愈
失
敗
也
愈
焦
急
。
兩
者
之
焦
急
，
從
表

面
上
看
起
來
雖
不
一
樣
，
但
其
心
情
卻
是
相
同
的
。
大
凡
焦
急
者
都
是
憧
憬
成
功
之
一

面
，
往
往
失
卻
理
智
，
陷
於
獨
斷
獨
行
，
自
個
陶
醉
，
以
為
正
當
。
所
以
成
功
而
焦
急
，

和
失
敗
而
焦
急
，
除
開
奇
蹟
以
外
，
都
是
可
能
招
致
一
樣
的
後
果
的
。 

為
失
戀
或
為
事
業
失
敗
而
自
殺
的
人
，
因
為
僅
看
見
成
功
的
一
面
，
而
忘
卻
失
敗
的

一
面
，
以
致
焦
急
而
失
卻
理
性
。
這
是
現
代
世
態
的
通
病
，
也
是
一
個
危
險
的
警
號
。
原

來
成
功
與
失
敗
是
相
對
的
，
並
沒
有
一
定
的
界
線
，
而
人
生
總
是
有
此
兩
面
的
，
吾
人
不

可
不
銘
記
在
心
。
可
是
，
現
代
人
全
部
精
神
都
貫
注
現
實
，
那
有
五
分
鐘
的
餘
裕
來
看
蒼

穹
呢
？ 我

們
無
論
是
遭
遇
到
任
何
環
境
，
絕
不
可
以
完
全
失
去
內
心
的
餘
裕
，
因
為
人
們
沒

有
了
內
心
的
餘
裕
，
自
然
就
很
容
易
亂
來
亂
做
的
。
但
是
現
在
，
人
人
都
要
適
應
變
幻
無

常
的
環
境
，
會
失
去
內
心
的
餘
裕
，
卻
也
是
理
之
當
然
，
何
必
懷
疑
呢
？
所
以
你
硬
要
深

究
這
個
問
題
，
人
家
反
以
為
你
是
不
可
思
議
的
傢
伙
了
。
不
過
因
為
看
到
這
一
代
的
人
，

臉
色
個
個
都
帶
有
一
點
不
安
的
陰
影
，
心
裏
的
焦
急
和
憂
慮
，
顯
現
在
臉
上
，
不
論
如
何

遮
掩
，
無
論
如
何
假
裝
安
詳
，
都
是
無
用
的
。 



櫻
花
樹
的
春
天                

林
芳
萍      

高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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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天
來
的
時
候
，
陽
明
山
上
的
櫻
花
樹
伸
出
一
隻
一
隻
戴
著
紅
寶
石
的
手
，
向
山
下
的
人

們
招
招
手
，
大
家
就
都
著
魔
的
上
山
尋
寶
去
了
。 

這
時
候
，
我
會
想
起
阿
媽
家
門
前
的
櫻
花
樹
。
那
一
棵
長
在
烏
來
山
上
村
子
裡
，
最
東
邊

一
戶
人
家
院
子
裡
的
櫻
花
樹
，
沒
有
其
他
嬌
艷
的
姊
妹
花
作
伴
，
也
沒
見
過
熱
鬧
踏
青
的
人

群
，
依
著
自
己
心
中
的
春
天
為
節
令
開
花
。 

於
是
，
每
年
總
是
比
花
季
早
了
些
，
花
朵
的
顏
色
也
就
像
早
產
兒
一
樣
，
蒼
白
單
薄
些
，

看
起
來
手
上
不
像
戴
著
美
麗
鮮
艷
的
紅
寶
石
，
倒
像
是
在
指
節
上
隨
意
用
淺
粉
紅
的
絲
帶
綁
了

幾
朵
小
花
結
，
如
果
風
吹
得
強
些
，
彷
彿
就
要
散
開
隨
風
飛
去
了
。 

櫻
花
樹
下
，
放
著
一
個
到
我
膝
蓋
高
的
鵝
卵
石
，
尖
尖
圓
圓
的
，
像
一
顆
大
鳥
蛋
。
我
常

常
坐
在
石
上
，
抬
頭
看
，
等
頭
上
這
一
片
天
空
的
雲
兒
飄
過
時
，
鑲
上
一
小
朵
一
小
朵
櫻
花
，

變
成
一
條
一
條
的
櫻
花
魚
游
走
了
，
我
才
滿
意
地
離
開
櫻
花
樹
下
。 

後
來
，
當
我
知
道
有
一
種
魚
就
叫
做
「
櫻
花
鉤
吻
鮭
」
的
時
候
，
我
想
那
些
魚
一
定
是
游

過
阿
媽
家
櫻
花
樹
上
的
雲
變
的
。 

在
我
更
小
的
時
候
，
櫻
花
樹
下
的
大
圓
石
還
有
著
更
神
聖
的
意
義
。
阿
媽
說
，
我
們
家
的

小
孩
子
都
是
從
那
個
大
石
頭
裡
迸
出
來
，
躺
在
櫻
花
樹
下
哇
哇
地
哭
。
她
從
屋
裡
聽
見
了
，
就

走
出
來
，
把
孩
子
抱
回
去
養
。
喏
，
就
是
這
麼
回
事
。
原
來
我
是
大
石
公
生
的
。 

剛
退
伍
的
三
叔
作
證
地
點
點
頭
，
說
我
的
哭
聲
特
別
響
亮
好
聽
，
那
天
他
也
聽
到
了
。 

過
一
兩
年
，
三
叔
結
婚
，
櫻
花
樹
下
放
了
一
張
板
凳
，
全
家
人
或
坐
或
站
地
擠
進
一
張
照

片
裡
。
我
是
小
花
童
，
就
站
在
漂
亮
的
新
娘
子
旁
邊
，
頭
髮
梳
成
兩
個
小
髻
， 

綁
上
了
粉
紅
色
的
絲
帶
，
和
櫻
花
相
映
紅
。 

第
二
年
三
嬸
嬸
的
肚
子
隆
了
起
來
，
又
高
又
尖
的
，
活
像
把
大
圓
石
塞
在
衣
服
底
下
。
我

也
暗
暗
留
意
著
櫻
花
樹
下
的
石
頭
。
不
過
一
直
到
小
堂
弟
在
阿
媽
懷
裡
哇
哇
地
哭
了
，
全
家
人

哈
哈
地
笑
了
，
說
小
堂
弟
的
哭
聲
響
亮
又
好
聽
時
，
我
到
櫻
花
樹
下
，
看
了
又
看
，
石
頭
上
一

條
裂
痕
也
沒
有
。
我
才
知
道
，
石
頭
是
生
不
出
小
孩
子
的
。
雖
然
曾
經
有
一
塊
石
頭
生
下
了
孫

悟
空
這
一
隻
小
猴
子
。 

櫻
花
樹
好
像
知
道
了
我
的
心
事
，
也
掉
下
了
一
瓣
一
瓣
的
櫻
花
淚
，
春
天
還
沒
過
完
，
就

長
出
整
樹
綠
葉
了
。 

有
一
天
，
阿
隆
哥
踮
著
腳
尖
，
站
在
大
石
頭
上
，
正
朝
櫻
花
樹
裡
探
頭
。
他
指
指
樹
葉
，

又
揮
一
揮
雙
手
作
拍
翅
狀
，
悄
悄
說
櫻
花
樹
上
有
一
個
鳥
巢
。
我
跑
到
樹
下
，
抬
頭
看
，
果
然

有
一
個
乾
草
葉
和
枯
枝
做
成
的
泥
巴
小
碗
掛
在
枝
椏
間
！ 

我
搬
來
了
圓
板
凳
，
讓
阿
隆
哥
站
上
去
，
抱
著
我
，
看
見
了
小
小
的
鳥
巢
裡
擠
著
三
隻
粉

紅
色
身
體
的
小
小
鳥
，
閉
著
紫
藍
色
的
大
眼
睛
，
張
著
暗
紅
色
的
大
嘴
唧
唧
唧
地
叫
著
。
那
叫

聲
響
亮
清
脆
，
叫
得
櫻
花
樹
葉
好
像
變
成
一
雙
一
雙
拍
著
綠
羽
毛
的
翅
膀
，
要
飛
起
來
了
。 

我
在
屋
裡
遠
遠
的
還
聽
得
見
。 



他
是
我
的
同
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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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們
在
中
華
日
報
總
社
的
六
樓
聆
聽
他
的
演
講
，
今
晚
他
的
講
題
是
「
談
四
海
龍

王
」
。 由

於
他
學
問
的
根
柢
厚
實
，
治
學
的
態
度
也
極
為
嚴
謹
，
在
學
術
的
領
域
裏
令
人
敬

重
。
早
些
年
他
研
究
《
紅
樓
夢
》
，
即
使
是
在
海
峽
兩
岸
尚
未
能
交
流
的
情
形
下
，
大
陸

上
的
紅
學
專
家
也
特
別
提
起
在
臺
灣
的
他
努
力
的
成
果
；
近
幾
年
他
致
力
於
敦
煌
學
的
探

討
和
整
理
。 

聽
眾
很
多
，
所
有
的
座
位
早
已
坐
滿
，
卻
不
斷
有
人
進
來
，
服
務
人
員
只
得
在
走
道

上
添
加
椅
子
。
這
樣
的
盛
況
，
也
令
我
們
感
到
「
與
有
榮
焉
」
，
畢
竟
演
講
的
人
是
我
們

的
老
同
學
。 

只
見
站
在
臺
上
的
他
侃
侃
而
談
，
旁
徵
博
引
。
有
誰
知
道
眼
前
的
這
個
成
大
教
授 

是
來
自
漁
村
的
子
弟
？
有
趣
的
是
：
當
年
原
有
意
也
捕
魚
去
的
他
，
一
上
了
漁
船
，
禁 

不
得
風
浪
，
竟
大
嘔
特
嘔
，
動
彈
不
得
，
更
遑
論
出
海
作
業
了
。
不
得
已
，
只
好
去
讀 

書
。
這
注
定
不
能
以
打
魚
維
生
的
男
生
倒
是
很
會
讀
書
，
腳
踏
實
地
、
心
無
旁
騖
，
終 

於
在
學
術
上
有
了
可
觀
的
成
績
。
莫
非
這
也
是
上
天
的
有
意
揀
選
，
明
白
他
的
長
才
理 

應
發
揮
在
研
究
工
作
上
？ 

大
學
畢
業
以
後
，
他
留
在
臺
北
讀
研
究
所
，
繼
續
深
造
，
許
多
同
學
各
自
找
到
了 

工
作
，
我
則
回
南
部
教
書
。
記
得
，
他
剛
得
博
士
學
位
的
那
一
年
，
我
們
曾
見
過
，
我
大

吃
一
驚
，
他
整
個
人
瘦
了
一
大
圈
。
想
必
是
焚
膏
繼
晷
，
耗
費
的
心
力
過
巨
。
後
來
， 

他
在
大
學
任
教
，
仍
保
持
一
貫
認
真
的
精
神
，
偶
爾
我
們
會
面
，
他
也
從
不
改
對
待
同 

學
的
友
愛
態
度
。
…
… 

他
仍
在
竭
力
剖
析
：
為
什
麼
四
海
龍
王
在
民
俗
文
學
中
的
地
位
低
落
，
甚
至
還
不
及

媽
祖
的
受
人
愛
戴
？
…
…
全
場
寂
靜
無
聲
，
有
人
低
頭
寫
筆
記
，
有
人
專
心
的
聽
講
。 

我
相
信
「
功
不
唐
捐
」
。
如
果
聽
眾
覺
得
他
的
演
說
精
彩
，
那
是
二
十
多
年
來
他
孜

孜
矻
矻
的
學
習
研
究
，
從
不
曾
有
絲
毫
的
懈
怠
。
如
今
，
我
們
在
一
場
演
講
會
中
，
得
以

窺
見
他
這
一
路
行
來
所
曾
付
出
的
辛
勞
，
而
在
每
一
個
清
晰
的
步
履
裏
，
有
他
堅
定
的
信

念
和
為
學
術
奉
獻
的
熱
忱
。 

  



人
生
有
夢
，
築
夢
踏
實         

宋
楚
瑜           

高
年
級 

 在
大
學
階
段
，
我
實
踐
了
一
個
夢
想
，
那
是
我
一
生
的
轉
捩
點
。 

幼
時
我
相
當
木
訥
、
內
向
，
學
業
成
績
乏
善
可
陳
，
讀
書
考
學
校
更
是
「
一
帆

風
不
順
」
。
身
為
家
中
長
子
，
家
人
期
望
頗
高
，
這
使
我
常
有
懊
惱
不
能
滿
足
雙
親

期
許
的
「
無
力
感
」
。 

父
親
認
為
我
適
合
專
注
學
術
鑽
研
，
主
張
我
讀
理
工
。
但
我
對
那
方
面
既
不
擅

長
，
又
乏
興
趣
，
根
基
也
差
，
結
果
第
一
次
投
考
大
學
就
落
第
，
家
人
與
我
都
因
此

承
受
相
當
的
打
擊
。 

這
一
次
失
敗
，
促
使
我
醒
悟
：
不
再
「
傻
讀
」
下
去
，
而
要
依
自
己
興
趣
發

展
。
於
是
再
三
向
父
親
進
言
，
請
准
我
改
考
文
法
組
。 

有
一
回
我
想
到
一
個
例
子
，
就
對
父
親
說
：
學
文
法
的
人
，
不
見
得
比
理
工

差
，
宏
偉
的
林
肯
紀
念
堂
固
是
土
木
工
程
的
人
設
計
建
造
的
，
但
被
建
造
紀
念
的
，

仍
是
學
文
法
的
呀
！ 

如
此
舉
例
，
並
非
自
己
少
懷
大
志
，
以
為
有
一
天
可
能
當
偉
人
；
而
是
說
，
祇

要
努
力
，
行
行
業
業
都
可
以
有
成
就
。 

最
後
總
算
獲
得
父
親
同
意
。
經
過
一
年
閉
門
苦
讀
，
我
終
以
第
一
志
願
考
上
政

大
外
交
系
。
父
親
很
是
欣
慰
，
送
我
一
本
英
文
字
典
，
並
親
筆
題
上
：
有
志
者
事
竟

成
。 

這
段
經
歷
，
加
上
後
來
遭
遇
的
不
少
挫
折
與
磨
鍊
，
使
我
體
認
到
，
人
生
許
多

的
轉
變
與
機
遇
，
往
往
是
靠
自
己
去
爭
取
的
，
它
同
樣
適
用
於
我
們
的
社
會
生
活
。 

現
今
是
一
個
開
放
社
會
，
祇
要
有
真
學
問
、
真
本
事
，
都
有
出
人
頭
地
的
機

會
；
相
對
的
，
這
也
是
一
個
競
爭
激
烈
的
社
會
。
沒
有
真
本
事
，
或
不
能
隨
時
代
進

步
的
人
，
往
往
有
機
會
，
也
會
失
去
。
所
謂
前
途
，
實
際
上
是
掌
握
在
自
己
手
中
。 

我
主
張
人
生
要
有
夢
。
美
好
的
夢
想
是
人
努
力
的
目
標
和
生
活
的
動
力
。
夢

想
，
指
的
是
一
種
憧
憬
、
理
想
與
抱
負
，
而
不
是
懵
懵
懂
懂
、
不
著
邊
際
的
夢
。
因

此
，
在
人
生
有
夢
之
餘
，
我
又
主
張
「
築
夢
踏
實
」
。
能
時
時
充
實
自
己
、
講
求
做

事
方
法
的
人
，
將
來
必
能
享
有
「
夢
想
成
真
」
的
滿
足
與
喜
悅
。 

 

 

 


